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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很娘耶」

「你很娘耶！」這是那天在晤談室中，一個孩子對我的挑釁。
如果是你在現場，你會選擇怎麼樣的回應？

A  不能隨便說人家娘，這樣是性別歧視
B  你這樣說，讓我覺得…… （反應我聽到這個詞的感受）
C  這樣讓我不舒服，請跟我道歉

　　怎麼回應比較好呢？我們先來想想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。

傅弘毅
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

當霸凌中出現
性別歧視的語言
——心理師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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霸凌是一個權力流動的現象
　　
群體的地方就會出現人際衝突，甚至衝

突在一個群體其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功能，
如避免群體僵化、邁向意見整合等效果。

而 在 某 種 情 況 下， 人 際 衝 突 會 變 成 欺
凌行為，目前尤其在教育現場，多使用霸凌
（bulling）來說這個現象，根據教育部的定
義，霸凌是個人或集體以某種方式使他人處
於具敵意或不友善的環境中；我想提供更實
質經驗的定義，在《霸凌是什麼》一書中提
及霸凌的三要素：權力、受害性的事實存在
及持續性、反復性（李欣怡譯，2017）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霸凌真正的關鍵是，
霸凌方在某些權力優勢下，讓被霸凌方無法
輕易的反擊，因而產生不對等關係，所以霸
凌也是獲取權力的過程。

　　

也就是說，霸凌是群體中劃分階級的過
程。如同中研院學者吳齊殷（2018）提及尋
找在少年發展自我的過程中，找到能接納自
己的團體是重要的任務，而為了在團體中鞏
固地位，就常是霸凌發揮功用的時候。所以
若要討論霸凌，要看見這個群體的現象才能
窺見全貌。

為什麼性別歧視會出現在霸凌中
　　
首先，一旦我們接受霸凌的目的是劃分

出群體的階級，就要能夠辨識這時候會產生
內、外團體認同。這是劃分「不一樣」的過程，
透過我們不一樣的辨識，就能更穩固的確保
我是屬於這個內團體的一分子，而你屬於外
團體。

在少年的發展歷程中，有什麼東西能夠
劃分出彼此不一樣呢？最常見的，其實是外
觀，還記得小學時最常見的劃分手段，其實
是「他很髒、很臭。」在我的實務經驗中，
這個大概在小學一年級，甚至更早就會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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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別 出 現 的 時 間， 尤 其 在 中 年 級 之
後，生理性別的存在感會越來越強，若用
二元性別論之，男性與女性的分眾會越來
越明顯，形成了各自的內、外團體。接回
前面提到的論述，內團體的彼此會開始找
尋彼此的共同特質，藉此更加確認我們的
相似度，陽剛特質、陰柔特質就在這樣的
認同歷程中，漸漸越來越僵化與穩固。性
別歧視的語言就會在這階段開始被發展出
來，每一次的出現，都是一次的區分出外
團體以及穩固內團體，而性別刻板印象，
也會在此時越來越堅固。

　　
有 些 霸 凌， 會 以 性 別 作 為 主 要 的 攻

擊，但如果我們回到現象的觀察，會發現
這些攻擊行為其實都是手段，其實一切都
在於群體之間的權力鬥爭。

如何介入，介入現象
　　
身爲心理師，我會怎麼做？

當天我聽見了這個孩子對我的挑釁，
我當天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讓自己沒有強
烈的情緒起伏，沒有針對他這句話做出立
即的回應，就在他幾次的挑釁之後，我回
應他了：

我：你好像是想罵我，但我並不覺得娘是
罵人的話耶？（他直愣愣看著我，還在思
考這個不如他預期的發展）
 
我：罵人沒達成效果，是不是很生氣！（他
又嘗試了幾次，我一樣是沒有反應的繼續
做自己的事。）

之後以及接下來的晤談，我們就沒有
再出現了這句話。（當然他還是有其他的
挑釁用語。）

我 的 這 個 回 應， 主 要 想 完 成 一 件
事⸺讓這個「罵」不會成功。一旦我們
採取如前述三個選項的剛性說服的策略，
雖然是有可能讓對方理解，從此改變自己
的性別的看法，但我們都知道，這其實機
率非常低。更常常發生的是，說服通常代
表了立場劃分，尤其在關係情感連結不夠
強、權力不平等等情況下，我們也正在建
構內團體與外團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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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做的方式，主要在柔性的改變現
象，像是這個挑釁行為沒有得逞，這也就讓
對方經驗了這並非挑釁最好的方式。也重新
解構了「娘」的定義，拉出他的詮釋可能性。
雖然我還沒做到他可以對性別有更多重的認
識，但我們逐漸調整了「原本罵人『娘』是
可以畫分內外團體」的現象。

　　
那我們都不說理嗎？理論不是告訴我們

不了解才是歧視的根源，但要記得，這個不了
解，不是指對多元性別的不了解，而是對「這
個群體」的不了解，曾經有一個網路上流傳的
社會實驗影片，讓一個女權主義者以及仇女主
義者對話，他們一開始不了解彼此，待他們相
談甚歡後，才告知彼此身分，他們在事後回饋
時，表示這個人跟他想像的不一樣，影片有個
正向結局，他們相約去喝一杯。內外團體很容
易成為我們建構對另一個人認識的基礎模板，
女權的人一定認為什麼都男人的錯、仇女的人
一定超沙文主義……，帶著這個框架，雙方連
建立關係的機會都沒有，怎麼互相了解呢？

　　

現 象 的 最 小 單 位 是 關 係， 在 關 係 中 的
認識，是真正的去理解外團體這些人跟我
想 的不太一樣，這個「想的不一樣」才能
去對抗我們為了組成內團體所劃設的「我
們不一樣」。

我自己在這件事的實踐上面，有幾個實
踐行為供大家參考。

　　
我目前是個長髮及肩的男子，還記得剛

開始留長髮時，很多來治療所的個案都會嚇一
跳，「我以為他是女生。」一名女孩在我開門
後，跟媽媽說悄悄話。「男生留長頭髮好奇
怪！」是一名男孩指著我的頭大叫。面對這
些狀況，我大多都是笑著回應：「對啊，也
有男生留長髮喔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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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使用粉紅色的各種生活用品。與其告知男生可以使用
粉紅色，應該真正的讓他們認識，有使用粉紅色的男生，也
有討厭粉紅色的男生，這世界上的喜好是多樣的。

　　
我對 BL 作品（講述男性之間情感關係的動漫通稱）的理

解以及分享，更讓他們感受衝擊。
　
我在建構的，是他們生活中對於「也有這樣的男性」的概

念，透過一個他們生活場域出現的異數，突破內團體穩固的邏
輯，從中建構出可能性，是我認為長期介入現象的做法。

所以像之前粉紅色口罩事件，與其表示「男生戴粉紅色也很好看」，更好的做法是
看見「也有很多男生戴粉紅色口罩」。遺憾的是，有許多部會首長都帶頭示範，只是在
這個爭議爆出之後才做的，有點太晚了，對於討厭粉紅色的男孩，他的傷害已先造成了，
要讓他慢慢去看見與自己認同所不同的樣子，得要先等他的傷痛撫平了。

　　
這個工作方式有個很重要的前提，首先，這名對象是我的個案，我們已經建立了很

穩固的互動關係，所以我能掌握我們彼此間的互動形式，他對於我是他生命經驗中的一
個異數已經有準備，也因此我能確保現在的狀態已能承受這樣的認知調整歷程；再來，
介入現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這樣的做法不適用於某些已經很惡劣的情況，最好的做法
是由握有權力的人中止現象持續發生，並且分別介入會更好，在這個時候性別要素也不
是最關鍵的，而是個人存在的安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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